
我
好交友，很多因工作关系认识的人，后来就

成了朋友，陈际川也是其中的一个。说实在

的，现在也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或什么场合认识的了。反

正，这个其貌不扬，言语也有点木讷的人，给我最初的印

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像是在一九九九年，第六届

艺术节在江苏南京举办，我因公数次到南京出差。其间与

际川先生有过几次接触。在我的印象中，他是记者出身，

做过十几年“无冕之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好像刚辞职

下海，正与我们文化部所属的一个单位合作在南京举办

香港歌星刘德华演唱会，并取得了成功。从此，他和他的

公司与我们文化部门结下了不解之缘，合作也日益频

繁。在我印象中，陈际川话语不多，不过，听我朋友王林

说，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很诚恳和勤勉的人。直到今年

三月我在北京王府井见到他，他说他要出版一百多万字

的三部长篇小说，并问我能不能为他即将出版的小说写

个序的时候，我很感惊讶。在王林的怂恿下，我虽然答应

了，但心想这一百多万字的小说，他是怎么写出来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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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读完他的马上就要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不息的长江”人生

三部曲前两部《暗流》和《隧道》后，我才对陈际川这个人有了新的认

识。《暗流》中的肖野平，《隧道》里的南江时报记者赵雨林，或多或少地

折射出了他的性格、为人和追求。

听作者本人说，他过去没写过长篇小说。我则是一口气就读完了

他的这两部小说。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塑造和刻画了肖野平、陈小诺、欧

阳文倩、赵雨林、赵云帆、张芷若、赵修成、张成英、贾为民、郑万山等一

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通过描写他们的商海沉浮、官场争斗、人生挫折

以及感情纠葛等，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广阔的现代都市社会生

活。合上书本，脑海里仍浮想联翩。小说中的诸多人物仿佛就生活在我

们的日常现实生活中。清新的文风，朴实的语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

节，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你死我活的矛盾冲突，小说人物的悲欢离

合，给人以一种真实、感人、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告诉我“不息的长江”人生三部曲第三部《曼陀湖》也已脱稿，

将于明年出版，只是我还没能读到它。想必它会比他这前两部写得更

深动也更精彩！希望他的新作能早日与读者见面。

仅以此文代序。

圆园园源年怨月圆日于北京

钱林祥，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现任中国美

术馆党委书记，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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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早春二月里的一天清晨，当明丽的太阳从地平线上爬出来，这个

城市的一切顷刻间似乎都有了生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刚过八点，南江时报要闻部代理主任赵雨林已经走进了自己的办

公室。他习惯性地翻了翻办公桌上的记事台历，坐了下来。他的脸正对

着打开的窗户，从这里望出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办公楼庭院的大门，每

一个进出院子人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 只要他自己想这么做。办

公楼的院子很大，从大门进来是一条两边栽着梧桐树的水泥大道，门

外就是繁华的中央中路大街，还可以看见来来往往的车流和人潮。大

门左边是一家冷饮店，又高又胖的女店主此刻正在忙着将一箱箱装酸

奶的深蓝色塑料筐往下搬；院里通道左边是自行车棚，现在还是空荡

荡的。右边是一幢乳白色两层小楼，它也是南江时报的一部分——— 广

告部和一个经营性公司，据说还有一个还没挂牌的信息中心。

赵雨林对自己所在的南江时报了解也不多，因为他调到这里也还

不到两个月。南江时报也刚刚创办，由南江市政府办公厅主办，目前还

只是试刊，所以几乎每天都有新面孔出现。赵雨林所在的要闻部现在

有十二个人，报社还没任命主任，只是让他先做临时负责人，要等到报

社的正式刊号批下来，一切才能够按部就班——— 所以，报社和部里的

工作既多又杂，但又常常没有什么结果。刊号不下来就像小孩子生下

了而没有出生证一样，报社的日常业务除了由一名副总编分管以外，

总编和其他行政头头们成天都把心思放在刊号上，很少顾及到几个业

务部门。赵雨林所在的要闻部除了应付省市一些正常的新闻报道以

外，主要任务就是要拿出正式创刊的新方案。按照报社的要求，报纸将

在五月一日正式创刊。

不多一会儿，院子里响起了汽车喇叭声，自行车铃声，刚刚还空荡

荡的自行车棚已经被各色自行车挤满了。楼道里也响起了有重有轻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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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声和开门声。报社的办公室是租借机械局的一幢三层楼的第一、

二层，第三层是集体宿舍。此楼建于五十年代末，木质结构，楼梯走道

和办公室地面都是木地板，就连每间办公室的隔墙也是用木板隔起来

的。走廊光线很暗，成天阴森森的。偶尔遇上停电，总是黑洞洞的一

片。此刻，赵雨林从窗前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伸手去拿开水瓶准备下

楼去打开水。

这时候，门开了。

“哟，赵老师来得这么早啊？”上个星期刚刚调来的邹效泳连蹦带

跳地闯了进来。

“哎唷，还能劳驾赵老师打开水？我来我来！”邹效泳将肩上米黄色

坤包往自己办公桌上一扔，立马从赵雨林手里抢过水瓶，笑嘻嘻地说，

“八点半才上班，嘿，你每天干吗来得这么早？我恨不得十点半上班才

好哩，早上实在起不来⋯⋯”

“早啊，赵老师。”赵雨林还没来得及答话，夏天挺着大肚子，腋下

夹着只黑色小包，不紧不慢地晃了进来。“哟，邹郊泳，去打开水？”

“一股酒味，难闻死了，昨天晚上肯定又是一顿烂醉。”邹郊泳走出

门口，又把脑袋伸进来，“我说夏天同志，你往后能不能少喝点！”

“喔，昨晚可能是多喝了几杯，到现在头还是晕乎乎的——— 头

疼！”又胖又粗的夏天说完一屁股坐进椅子里，脑袋往椅背一歪，不说

话了。

等邹郊泳打完开水回来，要闻部办公室的记者方怡、庆启娟和程

小宪也陆续坐在了自己的办公桌前。

不一会儿，与赵雨林同时调进报社的卢万祥也甩着两只胳膊，嘴

里哼着小调出现在了门口：“哎唷，我还说今天赶了个早哩，原来我还

是坐了个末班车——— 最后一个到！”卢万祥的重庆方言说得抑扬顿

挫。“还有我哩，不好意思，来迟了，来迟了，遇上堵车⋯⋯”又矮又小肩

上却吊着只大坤包的寇军像只老鼠似的跟在卢万祥的屁股后面滚了

进来，手里还抓着一份大蒸饭。

“嘿，夏天是不是马尿灌多了，犯熊样了！”寇军瞥了一眼双眼紧闭

的夏天，咕哝了一句，便大口大口地嚼起蒸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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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老师，这几天空调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我们报纸是不是

可以关注一下？”坐在赵雨林旁边的程小宪这时候向赵雨林问道。她看

上去二十二三岁，齐耳短发衬托着一张秀气的长圆脸，两只眼睛又黑

又大，像是两方深不见底的水潭。她下身着一条咖啡色粗条灯芯绒裤，

上身配一件浅咖啡色小方领紧身羊皮茄克，内衬一件小圆领黑色羊绒

衫。她说着将一摞报纸递给赵雨林，一边继续说：“这是其他媒体的相

关报道，你看看，我觉得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

“你说的有道理，我也注意到了，我们是要关注！不过，这件事还

不仅仅是一个市场问题，还需要深入调查和研究，关键是到底该怎么

来关注这件事！”赵雨林将一只手放在那摞报纸上，对程小宪说：“你

认为呢？”

“我同意你的意见，那我们就多留意点。”程小宪回答道，对赵雨林

一笑，便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了。

“我想跟大家商量件事，”赵雨林脸向着大伙儿，说道，“往后你们

谁也别赵老师长赵老师短的，听起来别扭，干脆就叫我赵雨林。不能因

为你们迟来了几天就称我老师！没这个道理！今后谁也不许这么叫我，

直呼其名，干净利索！好。”

“叫老师有什么啊，这也不让？嗨，就是没人叫我！赵老师——— 哦，

赵雨林，你说我们叫什么我们就叫什么吧——— 我无所谓！”坐在程小宪

后面的方怡，仰起圆乎乎的脸，第一个表了态。

“赵雨林，咦，也蛮顺口的。”邹郊泳天真得像个小女孩，从椅子里

蹦起来，走到赵雨林面前，道：“赵雨林同志，能把刚才小宪给你的报纸

让我学习学习吗？”她说话的时候，有意歪着脑袋，眯着眼睛。

“好，拿去吧。”赵雨林一边将报纸递给邹郊泳，一边径自看着桌上

的稿子，头也没抬地又问道，“你那个关于摩托车准购证的选题，跑得

怎么样了？能不能出稿子了？”

“计经委我跑了两三趟⋯⋯唔，还得去几趟，不过这一周肯定能交

稿！”邹郊泳一边回答赵雨林的话，一边走到方怡跟前，问道：“今天我

们去不去？”

“去哪？”正趴在桌上看稿子的方怡抬起头，不解地问。那副眼镜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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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觉得她的长相可怜兮兮的。

“不是说好我们上午要去春天的吗？怎么忘了？”

“嘿，你看我这记性。当然去！我这就好⋯⋯”方怡扶了扶眼镜，又

抬手揩了揩鼻梁上的汗。

“那我等你，快点！”邹郊泳说完又走到夏天跟前，两手抱在胸前，

突然大声咳嗽了一声。

“唔，乖乖，头都直不起来，昨晚酒喝多了！”夏天半睁开紧闭着的

上眼皮，斜瞟了邹效泳一眼，又闭上了，嘴里仍在嘟囔着，“卢万祥不是

东西，自己不喝酒，还一个劲地鼓动别人灌我⋯⋯”

“你还好意思说呢，要不是我在一边为你挡驾，你恐怕连回家的路

都找不到了，还怪我哩！”卢万祥转过脸，一只手扶在椅背上，露出整齐

的牙齿，笑着辩解道：“我不让他喝，他还死要酒喝！”

“总有一天你会让酒给卖了的！整天就知道喝！害得我们全办公室

的人都跟着闻你的酒臭味儿！讨厌！”邹效泳嘴不饶人地数落着。

“就你话多，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让你这么不顺眼？”夏天终于

将脑袋从椅背上移下来，端起桌上的茶杯出去了。

等夏天洗完杯子回到办公室，邹效泳和方怡正准备出门。

“哟，叫喳子要出窝啦？你这一走，我们还不憋出病来？”夏天一边

往杯子里放茶叶，一边不冷不热地说道。

“嫌烦啦？就是要烦你，哼！”邹效泳冲夏天扮了个鬼脸，又道，“你

哪天不灌黄汤，我就不烦你啦！

“赵老师，这是关于连锁经营的稿子。”一直没说话的庆启娟把一

沓稿子交给赵雨林。

“好，待会儿我看看——— 哟，怎么又这么叫我了？”赵雨林搁下笔，

抬脸看了一眼这位新来的女记者：苗条的身材，端庄的脸庞，留着一头

披肩长发，匀称的五官说明她是一位文静而内向的女孩。庆启娟今年

才二十二岁，是从一家出版社调来的，据说发表过几篇小散文。

“我觉得还是叫你赵老师好，直呼其名不太礼貌——— 再说，你的确

也是我们的老师⋯⋯”

“就是因为我比你们早来了一两个月？小庆，往后还是叫我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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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我觉着顺耳就行，你怕什么？”

“那⋯⋯那我就叫你雨林吧？”庆启娟怯生生地问。脸上飞过一阵

绯红。

“行，无所谓叫什么都行，只是别叫老师⋯⋯”赵雨林起身给自己

茶杯沏满水，一边往回走，一边对大伙儿说，“各位抓紧点，今天是星期

二，后天下午各位的稿子都必须交上来，报社周五要开组版会，寇军你

怎么样？能交稿吗？”

“放心，保证按时交稿！”寇军一边打电话一边答道。

“我明天就完稿，下午我再跑一趟电信局。”夏天显然酒已醒了大

半，此刻正在和程小宪谈着什么。

“赵雨林，我上午到市政府办公厅去一趟，九点钟有个关于云台隧

道的什么会，我想去听听。”程小宪转过脸来对赵雨林说。

“正好，你顺便再到综合处找一下赵处长，他说有一份什么材料要

交给我，你替我带回来。还有，来得及再拐到宣传部新闻文艺处，吴处

长有两个会议通知⋯⋯”赵雨林对程小宪吩咐道。

“好，估计会议也不会长，时间来得及！那我就去了。”

“小宪，我和你一块走，我也到交通局去，刚好同路！”卢万祥从桌

上抓起采访本和程小宪一块走了出去。

“哎唷，我差点给忘了，小庆，你上午到春天公司去一趟，他们公司

上午有个市场分析会，你去听听，他们的顾总答应给我一份有关空调

市场方面的综合资料，你给我带回来。”赵雨林说完，又补充道，“春天

在宁夏路远园号。”

“我认识，就在我家附近。那我现在就去吗？”见赵雨林点点头，庆

启娟便迅速收拾桌上的东西，手里抓过红色小包，准备出门。

这时候，夏天终于打完了电话，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赵雨林桌子

旁。他从程小宪桌前拖过一把椅子面对着赵雨林坐下来，晃了晃脑袋，

说道：“昨天几个中学同学聚会，一个个喝得天昏地暗⋯⋯这酒，不能

这么喝，吃不消！”

“我看你几乎天天都是这么醉醺醺的，难怪邹效泳她们说你，大伙

儿也是为你好，往后少喝点！”赵雨林瞥了他一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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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的，今后是不能瞎喝了！”夏天两眼看着赵雨林，满脸堆

笑，“赵兄，我买摩托车的事情，你什么时候同意呀？”

“你看你这样子，叫我怎么跟报社开口？”赵雨林笑了笑对夏天继

续说道：“这件事情能不能办成和什么时候办成，首先取决于你自己。

报社给我们部三个标准，现在一个都没用。论条件，你夏天可以办，但

你成天像泡在酒缸里似的，肯定不行，别说是报社了，首先在我这里就

通不过。必须戒酒！否则，你知道的，我也不必多说！”

“非要我未婚妻出面才同意？”

“当然，我把这些连同你的申请一并上报给报社，我要对你的人身

安全负责！”

“能不能通融一下呢，赵兄？”夏天嬉皮笑脸地说。

“你别在我这儿磨，肯定不行！”

“夏天，你别不识好歹，赵雨林也是为你好。就你这样还要开摩托

呢？摩托不开你就算好的了！”寇军冷不丁插上两句话，气得夏天冲他

直翻白眼：“就是你话多，你不说好像别人就不知道你寇军没长嘴！”

“嘿嘿，好，好，好，我多嘴，我多嘴⋯⋯”

正在这时，办公室电话响了。

“赵雨林，电话！”寇军拿起听筒听了一下又递给赵雨林。

“是赵雨林吗？我是柯世根⋯⋯”

“哦，是柯总。”

“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好，我马上就来。”

赵雨林搁下电话，带上笔和笔记本走出了办公室。

２
柯世根的办公室在二楼走道最东头的南面，一共两间。外间是会

客室，两组黑色沙发，中间放着两张玻璃茶几；会客室右边有个小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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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里间，里面是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它三面皆窗，光线非常充

足，明晃晃的阳光把屋子照得暖洋洋的。正对门的窗前的地板上放着

一盆绿油油的发财树。柯总的古铜色老板桌就放在屋子的中央。

此刻柯世根正在打电话，见赵雨林进来，便朝他摆了摆手，示意他

在沙发上坐下来。柯总长得白白胖胖，圆润白皙的脸庞泛着光泽，刚修

剪过的大背头非常整齐地向脑后梳着，在阳光下油光可鉴。他浓眉大

眼，鼻子和五官也恰到好处，谈起话来，薄薄的嘴唇不停翕动着⋯⋯在

赵雨林眼里，柯总特别能说会道，是精明又有手腕的领导。凭心而论，

赵雨林内心里不大喜欢他。因此，平时除了开会，赵雨林从来不会主动

找柯总汇报什么事情。可是，柯总却经常找赵雨林谈心。有时候，赵雨

林也觉得纳闷，为什么柯总这么喜欢接近自己？

“小赵啊，你来报社有两个月了吧？”柯总打完电话，身子往椅背上

一靠，笑着问道。

“两个月多一点！”

“怎么样，还适应吧？就是条件差了点！”

“创业初期，条件艰苦有好处，尤其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讲，正好

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摔打！”

“只可惜有你这种想法的人现在实在是太少了！你能放弃一个市委

的办公室主任的位子到这里来艰苦创业，难得啊！”柯总似乎很感慨。

“这有什么呀，我喜欢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其他对我来讲都无

所谓。”

“我们报社现在是一穷二白，办公室是租的，员工宿舍是租的，市

里答应拨给我们二百万的开办费，眼下才给了三十万，真是百废待兴

啊！小赵，我今天找你来，想跟你谈几件事情，也算是先给你通一个气

吧。”柯总手里转动着一支铅笔，两眼从高处收回来落在赵雨林的脸

上，然后用一种信任的口气低声说道：

“我们的报纸刊号下个月中旬就可以批下来，所以，市委市政府要

求我们《南江时报》五月一日必须正式创刊。”

“柯总，这可是一件大喜事啊！”

“是啊，创刊号就标志着我们这个《南江时报》正式诞生了。而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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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各项工作也就要尽快走上正轨，包括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这

就是我今天找你谈的主要内容。”柯世根笑了笑对赵雨林说，“报社准

备让你担任要闻部主任，同时兼管报社的一个公司，正处级，市委组织

部的文很快就到。”

“柯总，我恐怕不能胜任⋯⋯”

“这是组织决定，也不是我柯世根一个人的意思，你不用推辞，也

不用担心，我对你也寄予很大希望。这两个月来，要闻部的工作非常出

色，也出了不少有分量的报道，各方面反映都比较好。报社和办公厅对

你们部门的办报方案很赞赏，但你们还要抓紧时间进一步细化和量

化。要闻部负责着我们这张报纸的一版和二版，《南江时报》能不能一

炮打响，迅速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把一版和二版办

好，办出特色来！这就要看你赵雨林的了！”

“柯总，这么重的担子我赵雨林能挑得起来吗？”赵雨林显然心中

无底。

“怕什么，干吧！报社支持你。唔，我们再给你配一个助手。你先考

虑一下，只要是报社的人你都可以挑，我给你一周的时间考虑，考虑好

了，就来告诉我。至于公司的事情，可能要到下半年才能启动，到时再

说吧。小赵，你还有些什么想法和要求？随时可以向我提出来。”

“我就怕干不好，到时候让你失望⋯⋯因为，虽然我以前也在棠城

市里做过新闻管理工作，但《南江时报》却是省会城市的一张大报，又

是市政府机关报，凭我这点儿本事，就怕玩不转，万一捅出个什么娄子

来，也不好向柯总交待⋯⋯”

柯世根哈哈一笑，挥了挥手，说道：“这些都是不必要的顾虑，报社

还有我们总编嘛，能出什么大娄子？小赵，你放开手脚去干吧，组织部

这一周就宣布。现在先让你知道，是让你好有个思想准备。配副手的

事，你尽快告诉我，我好调整。”

事情来得太快，完全出乎赵雨林的预料。赵雨林回到自己的办公

室，觉得压力很大。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尽快物色到自己的助手。找谁

呢？全报社范围内任我挑？可其他部门的人头也不熟悉啊，于是，赵雨

林只能在自己部门的十一个记者当中物色。考虑来考虑去，赵雨林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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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三个候选人：程小宪，今年二十四岁，来自一家大企业的宣传部，

某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南江时报前曾给一些报刊写过有影响的调

查报道。她性格开朗，稳重，有一定组织能力，不足之处就是头脑不够

灵活，写出的文章缺乏深度和灵气。另一个就是毕业于东南大学的重

庆小伙子卢万祥。这小子脑子灵活，精明能干，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强

烈的冲劲。据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回重庆老家当教师，小伙子硬是没

回去，好不容易才在南江这座省城里找了一家钢铁企业，才把户口和

工作关系留下来。两年里，他接连换了三家单位，最后才来到了他认为

很称心的南江时报。小卢能吃苦，文章常常另辟蹊径，视角独特。让人

不放心的就是他个性太强，做事毛手毛脚，时不时就会惹出个什么小

麻烦来。再一个就是和赵雨林同一天到南江时报报到的吴耕，他比赵

雨林大将近七八岁，曾在市委机关报做过记者。前两年留职停薪在海

南闯荡了一阵子，没闯出个什么名堂，今年又回到岸上来了，便来到了

南江时报。在赵雨林眼里，这人组织能力很强，也能写出一点文章，对

报纸编采业务比较熟悉。缺点就是油腔滑调，玩世不恭，偶尔喜欢在小

字辈面前摆个老资格，人缘不怎么好。究竟推荐哪一个呢？赵雨林心里

一时拿不定主意。

正在这时，程小宪从市政府办公厅回来了。

“赵处长和吴处长的材料都拿回来了。”程小宪将厚厚一大沓文件

和资料交给赵雨林，说，“吴处长叫我告诉你，让你赶快把参加市政府

厦门招商会的记者名单报给他，我们报社两个名额。你最好抽空给他

打个电话，他好像很着急。”

“我知道，这件事还得请示一下黄总，最后派谁去，由报社定。不

过，要闻部我建议过了，由你去。”赵雨林说，然后又问，“还有什么新

情况？”

“会议最后还是不欢而散。省调查组派来的审计人员已经进行调

查工作，据说云台隧道工程决算竟然比预算超出员援猿个亿！工程副总

指挥魏建民居然对审计他们的工程财务这种事很有意见，在会上说了

许多难听的话。后来，秘书长让记者们都退了场——— 我是秘书长特许

的，才没有被赶出去。反正，我看得出来，市政府好像是主张让调查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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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查云台隧道工程，而市委却竭力抵制，会上甚至说有人惟恐天下不

乱，想把水搅混，趁乱摸鱼。不过，我看出调查组也未必是真的想要查

出什么来，只是走过场例行公事⋯⋯我听省报的一个记者说，最近有

人将云台隧道工程的问题告到了中央，所以，省里不得不下来做做样

子，不会有什么大戏看！”

程小宪显然有些激动，扑闪着一对大眼睛看着赵雨林，继续说：

“现在许多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谁都知道云台隧道是个豆腐渣工程，

至少也有一个亿的水分。然而，却没有哪一级组织下决心来摘这个肿

瘤！整天就知道抓一些小鱼小虾的腐败现象来糊弄老百姓——— 上午被

赶出场的记者们都在这么议论。有什么办法？也只能发发牢骚⋯⋯精

神疗法而已！”

“秘书长对这件事情怎么看？”赵雨林问。

“只听不说，更不表态！这就是秘书长的意见，也是市委的意见。”

程小宪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又说道，“我一看到秘书长那张阴阳怪气

的脸，就倒胃口，不管说什么话都酸不溜秋的！”

“你火气好像还不小嘛！照我看，你比其他被赶出来的同行们要幸

运多了！”赵雨林淡淡一笑，对程小宪说，“我们记者是要靠事实来说话

的，你说云台隧道工程有问题，隐藏着巨大腐败，你有证据吗？你已经

掌握多少确凿的事实？不能光是道听途说，更不能人云亦云，我们要事

实，你有吗？”

程小宪一下子被赵雨林问住了，但她很快又反问道：“如果我有事

实，你敢发吗？”

“至少我赵雨林可以发！但必须是确凿的事实！”

“可我们是政府办的报纸，即使你赵雨林同意发，报社敢吗？根本

不可能发出来！”

“也许你说得对，我们的报纸发不出来！不敢发！但我们可以发内

参——— 而且，如果你能拿出事实，我们未必非要在我们报纸上发———

我有办法发出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掌握一点儿有价值的能说

明云台隧道工程腐败的证据和事实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话是这么个理，可是⋯⋯”程小宪有点语塞了，坐在办公桌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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吭气了。

“我们可以就这件事情展开调查，通过合法途径，从什么地方打

开缺口，深入进去，一点一滴地掌握到第一手真实可信的资料。关键

是人和事，只有掌握到足够的证据——— 也就是足以证明这个工程腐

败的事实，我们作为记者，才能有所作为！程小宪，你有没有这个决心

和胆量？”

“我当然有！可就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程小宪说着，突然疑

惑地看着赵雨林问，“赵雨林，你是不是有什么线索？或者说已经掌握

了一些什么情况？你是在考验我吧？”

“做我们记者这一行的，有时候也非常危险，说不定还会遭到灭顶

之灾！要想写这个工程，就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因为，万一这件事

真像你说的是那么个状况，就会牵涉到许多人！说不定还要有不少人

——— 甚至一些高层人物掉脑袋！我们能安全吗？”

“我不怕！赵雨林，这件事我听你的！”

“有你这句话就行。不过这件事情还需要从长计议，我会告诉你该

怎么去做的，我就怕你到时候中途退场！”

“赵雨林，你也太小看我了！”程小宪涨红了脸，冲赵雨林道，“别看

我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不见得就比你们大男人胆小怕事！我是有名

的假小子，我打小还不知道什么叫怕输呢！”

“我欣赏你的决心和胆量，但是现实要比我们想象的不知要艰苦

和复杂多少倍！我这么说也是让你有个充分的思想准备哟⋯⋯”

“又在争论什么事情啦？”刚才不在办公室的夏天这时候迈着笨

重的步子走了进来，一边神秘地对他们说，“我刚刚得到一个‘很好’

的消息！”

他那肥胖的身子重重地砸进了椅子里，椅子立即发出一阵“吱嘎

吱嘎”的响声。“小宪还能猜出来是什么‘很好’？”

“你这会儿酒终于醒了！”程小宪扭头瞟了夏天一眼，道，“你能有

什么‘很好’‘很好’的，有什么话就快说，别在这儿卖关子！”

“我们报纸刊号批下来了，五月一号正式创刊！小宪你说这是不是

一个大大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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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什么大大的‘很好’？刊号早晚要下来的，谁不知道五月一日

正式创刊？”程小宪没好气地说道。

“还有我们要闻部要和综合部合二为一，听说下一周就合！———

唔，赵雨林，刚才柯总找你有没有给你透露点什么？”

“我也刚听说的，具体怎么个合法还不清楚，报社也没讲。”赵雨林

不经意地这么说着，又向程小宪问道：“云台隧道调查组审计人员的名

单你有没有？”

“我只知道参加会议的两个负责人，这是他们的名片。”程小宪将

两张名片递给赵雨林。

“这名片你把它收收好，日后也许会用得上的。刚才柯总把我找了

去，要我们抓紧时间再把创刊版面的方案再多议几次，尽量能做到细

化和量化。下午上班大家再在一起议一议，多提提建议，你们中午吃饭

顺便互相打个招呼。”

“好的。”程小宪一边答应着，一边往外走，回过头来对赵雨林说，

“办公室余主任刚才在门口遇到我说有事要找我，我去一下。”

这时候，电话铃又响了。程小宪顺手拿起话筒：“赵雨林？找你的！”

赵雨林接过电话，便听出了对方是谁：“噢，办公厅赵处长，材料收

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哩——— 有事找我？不能在电话里讲？什么事这

么神秘？下午下班见面，行啊！”赵雨林想了一下，然后又对着电话说，

“我说干脆这样，反正我一个人住报社集体宿舍，就在办公室楼上，下

班你就直接到我报社来，我在办公室等你。什么，你请我吃饭？有这个

必要吗？我们俩也不是外人，就到我报社来，我等你，好，就这样。”

赵雨林放下电话，笑了笑，自言自语道：“这个赵玉章，准是又遇到

什么棘手的事了，没辙了！”

“你说的就是综合处的那个赵处长吧！他不是你同学吗？我看他很

精神，肯定比你活络！”这时回到办公室的程小宪接过话茬说道。

“其实他很老实，在学校我们都叫他小山东，说话从不知道拐弯抹

角，在办公厅这种场合里当差，他是有些不适应，我们有时候都叫他

‘愣头青’！”

“我看不见得，我听办公厅人讲他可是秘书长的红人，二十四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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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上了副处长的位子，况且还是副职正用，自从他当了副处长以后，综

合处至今也没有配正处长！”

“小宪，看来你比我还了解赵玉章，他的情况你怎么这么熟悉？”赵

雨林用有点探究意味的语气笑着说。

“办公厅我几乎每天要去一两趟，钱秘书又是我的同学，她在办公

厅呆了四年，知道很多事情⋯⋯”

赵雨林没再说什么，而是若有所思地瞥了程小宪一眼。

程小宪似乎谈兴正浓，对赵玉章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不过，

我倒有点赞同你的这个意思，赵处既有才华，人也长得挺帅，完全是一

种绅士风度。据说市长很欣赏他写的讲话稿，我在报纸上读到过他写

的杂文，不错。我每次去，他都主动跟我打招呼，不像有的秘书和处长，

官不大，僚不小！咦，赵雨林，他每次都提到你，说你们从中学起就是同

学，几乎是同性恋了，是不是？”

“你又在这儿瞎掰了，越说越来劲了，我看你是不是对我这个老同

学有点什么意思⋯⋯要不要我给你们做点什么工作？薰

“你又乱说了，我也不过就是说说嘛！”程小宪娇嗔道，脸上掠过一

丝不易觉察的红晕。

赵雨林知道，也看得出来，近来这个程小宪不仅办公厅跑得勤，而

且对赵玉章也特别关心，而赵玉章也曾不止一次地打听过程小宪的一

些情况。这些现象告诉赵雨林，赵玉章和程小宪彼此都开始注意对方

了，至少说，他们各方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关注对方。赵雨林突然想

到，刚才赵玉章打电话，说有事情要跟自己商量，又不能在电话里谈，

会不会与她有关？他抬起头，突然发现程小宪正静静地注视着自己。

“干吗这么看着我？是不是我刚才的话说错了？”

“谁看你啦？人家在想其他事情呢？”程小宪从椅子上站起身，极力

掩饰刚才的失态，急忙岔开话头说，“余主任刚才催我去原单位把社会

劳动保险办过来，这些事也要我们自己办？我真还不知道哪头对哪头

呢？怎么办？”

“很简单，到原单位劳资处去办，几分钟的事情！”夏天在一旁说

道，“我上周刚办过，不过，最好事先打个电话联系一下，万一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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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跑一趟！我就跑了两趟！这都是经验之谈啊，小宪小姐，我是无偿奉

献给你了！嘿嘿，怎么样，中午吃饭奖励一瓶啤酒？”

“又要喝？我看夏天同志，你是没救了！不过，中午啤酒没有，可乐

倒可以送你一听！”程小宪说着从坤包里拿出罐可口可乐，放到夏天的

面前，“喏，喝这个比啤酒好！”

“也行，也行！”夏天将可乐抓在手里，转动着，撇着嘴笑呵呵地仰

起脸看程小宪，打趣道：“我们的小宪是不错的嘛，不过今天心情也是

春花怒放呀，嘻嘻嘻，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谢谢，谢谢小宪同志啤

酒⋯⋯噢不对，可乐一听！”

“又发神经了，不理你了！”程小宪说完带上门出去了。

“唔，赵雨林，赵兄，我看我们这个程小宪对你那个办公厅的处长

同学有点意思，你有没有发现？”夏天压低声音问。

“我倒没发现什么，你别在这瞎猜！”赵雨林侧过头冲夏天笑笑，

“小心她跟你没完！”

“我的第六感觉系统告诉我，这一次是女的追男的，程小宪喜欢赵

处长。不信，咱们走着瞧！我说的，准是没错！”

“你总是这么自以为是！这次你肯定输定了！”赵雨林有意用话说

夏天，“告诉你，我同学有女朋友了！”

“这有什么关系？有女朋友又怎么样？都什么年代啦？只要没结婚，

什么都可以说！”夏天不以为然。

“爱情这东西，没准儿的事情多着哩！我谈的第一个女朋友，快结

婚前一个月还飞了呢？这有什么奇怪的？”夏天显然有些忿忿然，语气

也重了起来，“我在这方面可能要比你赵兄见广识多！我吃了不少闷

亏，也摔过跟斗，才知道爱情这玩意儿不好玩。反正说不清楚，道不明

白，相爱的未必就能走到一起，成为伴侣，结婚的也难说一定就是因为

相爱——— 而是一种义务和习惯而已！”

“你好像很伤感？我看你现在的女朋友不是对你很好吗？”赵雨林

语气关切地说。他放下手头的稿件，两手扶着椅背，望着夏天，又道：

“你总不能老是抱着过去的痛苦过日子，成天泡在酒桶里总不是个事

儿。人总是要向前走的！就像你和我一样，保不准我赵雨林还不如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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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比方说，人总有不顺心的时候，但毕竟顺心的事要多于不顺

心的事。男人要什么事都能放得下，更何况儿女情长哩！”

“这报社，我只能给你赵雨林一个人讲点我的私事，我的难堪，平

时我跟谁谈哩？我的确很爱她，她是我夏天唯一喜欢的一个女人，我也

认为她也爱我。可她却偏偏又走了，竟然又是嫁给了曾经被我处分过

的一个臭流氓，下三滥！我实在是无法咽下这口气啊！可是，却无能为

力，一筹莫展！⋯⋯”

“生活有时候的确是很残酷的，换上我赵雨林遇上这种事，也许还

不如你呢。可是你挺过来了，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们现在既是同

事，也是朋友，因为《南江时报》这张新报纸我们从各自不同的岗位走

到了一起，这就是缘分。你还比我早来几天呢，这个城市你比我还熟

悉，虽然你过去没有做过专业记者，但也写过不少报道。夏天，你不仅

应该有所作为，而且应该有一番大作为！把《南江时报》这张报纸办出

名气来！”

“我到这里来，就是要再干出一番事业来让她看看！我夏天并没有

趴下，我永远比她强！”

夏天“腾”地从椅子里站起来，重重地在桌子上擂了一拳，说。然后

又不好意思地对赵雨林笑笑。

“这才像是你夏天的性格嘛！”赵雨林也笑了。

３
下午快到六点钟，要闻部的创刊方案讨论会才结束。庆启娟离开

办公室时又对赵雨林说：“别忘了给春天的顾总去个电话，顾总说有什

么事要找你⋯⋯”

“噢，我这就打，差点又给忘了！”赵雨林说着便往放电话机的办公

桌走。

这时候，赵玉章已经站在门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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